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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视角下Y世代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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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意义 ][目的 /意义 ]数字过度使用对用户福祉、人际关系、工作生产力等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探索移动数字过度使用前因的复杂作用
机制，以期帮助用户迈向适度且有意义的人机交互，缓解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影响。[研究设计 /方法 ][研究设计 /方法 ]基于数字幸福感框架，从个人、
设备及环境三个层面的因素出发，构建 Y世代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组态模型。收集关于 Y世代数字用户的158份问卷数据，通过 NCA

方法分析数字过度使用的必要条件，并通过 fsQCA分析用户数字过度使用的条件组态。[结论 /发现 ][结论 /发现 ]结果发现了数字素养、感知数字
幸福感应用有用性、社会数字压力三个必要条件，以及四条数字过度使用的等效路径，其中，性别、特质错失焦虑、实际数字使用时长以
及非工作时间的电子通信期望是导致用户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核心条件。[创新 /价值 ][创新 /价值 ]将数字过度使用行为定位于非临床视角，在
成瘾框架外证实了前因与移动数字过度使用之间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扩展了对数字过度使用产生机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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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Digital overuse has a negative social impact on user well-be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work 
productivity. Exploring the complex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ntecedents of mobile digital overuse helps users move toward moderate 
and meaningful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s and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sign/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digital well-be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nfiguration model of mobile digital overuse of Generation Y through exploring 
the combinations and interplay of personal, device and environment attributes in leading to digital overuse in Generation Y. Empirical 
data are collected via online survey to Generation Y respondents in China in 2023 with 158 valid respons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digital overuse are analyzed by NCA, and the conditional analysis of digital overuse are analyzed by fsQCA. [Findings/Conclusion] Thre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four paths leading to digital overuse are found respectively such as digital literacy,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digital 
well-being applications, and social digital pressure, and among which gender, fear of missing out, actual digital usage hours, and non-work 
tim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xpectation are the core conditions leading to users' mobile digital overuse.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locates digital overuse behavior from a non-clinical perspective and confirms the asymmetrical nature of mobile digital overuse causality 
outside of an addiction framework, expa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that generate digital over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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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与数字产品、内容、服务的广泛连接正在重构人

们的生活方式，从通信、娱乐、购物、出行到教育、办公、

就医，用户通过数字技术获得了巨大便利。然而，数字

平台中有说服力的交互设计可能导致了适得其反的后

果――数字过度使用 [1]。有报告指出人们平均每天查

看手机58次，超过五分之一的人每天在手机上花费近

五个小时 [2]。Y世代（ 1981-1996）是指20世纪80年

代后至本世纪初出生的人，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

的数字原住民。大约64%的Y世代认为过度使用智能

手机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问题 [3]。过度使用移动

设备分散了工作、学习甚至驾驶时的注意力 [4]，导致睡

眠等健康问题 [5]，并诱发倦怠、焦虑等负面情绪 [6]。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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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用户已经开始注意到过度使用，承认每天花在智

能手机上的时间比他们希望的要多，并尝试采取诸如

减少屏幕时间等措施缓解数字过度使用，但往往以失

败而告终 [7]。人们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矛盾中：深受过

度数字使用的苦恼，但又无法从带来无尽便利数字使

用中脱离。关注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原因是解决矛盾

的第一步。

Griffiths于1995年首次提出“技术成瘾”来描述

这种现象 [8]，1996年，Yong正式提出“互联网成瘾”，

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冲动控制障碍的临床疾病[9]，自此

相关研究大幅增长。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数字过度

使用不仅是临床上的病态成瘾，而是在一般用户中广

泛存在的社会问题。目前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成瘾”

或“有问题的使用”等临床概念上，尽管这些研究为用

户数字过度使用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但网络

成瘾作为一个具有明显临床意义的概念，只涉及少部

分用户 [10]，从而导致其在解释数字过度使用现象作为

更广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存在局限性，对大多数用户

来说，数字过度使用只是一种对数字使用负载的感知，

达不到病态成瘾。本文借鉴Gui等人的观点，将移动数

字过度使用定义为一种用户的广泛体验，是用户期望

和实际移动数字使用之间的差异，包括用户对在数字

产品上花费太多绝对时间的感知、数字刺激的过载和

超负荷感以及导致的负面后果的感知 [11]，该定义区分

了移动数字过度使用和成瘾的概念，将其概念化为一

种社会现象。其中移动数字指基于互联网的通信技术，

可促进社会互动，寻求和共享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信息，

娱乐和商业交易的移动数字设备和应用程序。

鉴于将移动数字过度使用作为更广泛的人机交互

负面结果的情况还知之甚少，本研究将探索用户移动

数字过度使用影响因素的复杂作用机制，以帮助人们

在数字环境中寻求连接和反连接平衡，迈向适度且有

意义的人机交互，并为数字应用开发人员的未来工作

提供可能的建议。

2　理论背景与相关研究

2.1ﾠ数字过度使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2.1ﾠ数字过度使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为系统了解目前数字过度使用影响因素的研究现

状，我们梳理了相关文献涉及的关键变量、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以及结论等。具体来说，有关数字过度使用

的研究对象以学龄前儿童、青少年和大学生为主 [12]，少

量研究涉及中老年群体。研究视角以临床心理学意义

上的成瘾或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为主，这导致社会心

理因素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影响因素，其中，被广

泛讨论的是精神病理学、人格特质和情绪认知因素[13]。

如在对自塞尔维亚的863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过度

使用互联网在女性、有反社会行为倾向的青少年中更为

典型[14]，行为功能失调增加了青少年成瘾的风险[15]，冲

动、错失焦虑等对过度使用有重要负面影响[16]。此外，

环境因素、技术因素也对过度使用数字技术产生了关

键影响。有学者讨论了如家庭规范、父母监控及低沟通

质量等家庭环境对青少年信息通信技术过度使用的重

大负面影响，如一项针对中国农村未成年人的质性研

究发现，家庭氛围、家庭成员的认知观念局限以及引导

是未成年人出现成瘾的重要因素 [17]；除直接影响外，

父母忽视可能通过正念、自我控制等社会心理因素影

响数字过度使用 [18]。另外，算法推荐、流量等技术因素

对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影响 [19]也被关注。

之前的研究为移动数字过度使用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证据，但大多研究讨论了单一维度的因素对数字过

度使用的影响。而将数字过度使用作为一个更广泛的

社会问题来研究，需要综合考虑多维因素对数字过度

使用的影响。其次，已有研究通过主题分析、相关、回

归分析等方法探索了影响数字过度使用的可能因素及

其之间的线性关系，但忽略了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以及因素组合对数字过度使用的影响。

2.2ﾠ数字幸福感框架2.2ﾠ数字幸福感框架
本文研究目的是将数字过度使用定位于非临床视

角下，探索影响数字过度使用因素的复杂因果关系，

数字幸福感框架为探索本文研究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首先，该理论将人与数字交互带来的价值和问题描述

为动态平衡的“利”“弊”两端，即数字技术的功能支

持和可控感、功能障碍和失控感，而数字过度使用行为

被认为是数字幸福感动态结构“弊”端；其次，它为人

与数字技术之间的矛盾关系提供一种非临床的解释，

该理论否认数字过度使用行为的病态化，这与本文探

索非临床数字过度使用行为的初衷是一致的 [20]；最后，

该理论承认前因、数字使用行为、数字幸福感之间的复

杂因果关系。具体来说，数字幸福感框架中涉及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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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为个体、设备和情境三个维度，各维度的因素均

分为稳定特性和可变特性两个方面，并认为这些因素

是相互关联作用的 [20]。其中，个体因素包括人格特征

等稳定因素以及不太稳定的瞬时因素，如情感或认知

状态等 [20]，在本研究中我们专注于性别、特质错失焦

虑和数字素养三个稳定的特定人群因素；设备因素是

用户在与设备交互过程中确定的因素 [20]，包括下载应

用程序或设置等使用数字使用模式（稳定特征）以及

数字设备或功能引起的认知或行为等（瞬时特征），本

文将实际使用时长和感知数字幸福感应用有用性作为

设备因素。情境因素包括开会等客观环境因素（稳定

特征）、人所扮演社会角色下的可用性和互惠性期望

及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瞬时特征）[20]，本文关注非

工作时间的电子通信期望和社会数字压力两个情境维

度的瞬时因素。

3　研究模型

3.1ﾠ性别、特质错失焦虑与数字素养3.1ﾠ性别、特质错失焦虑与数字素养
数字过度使用具有明显的性别效应，男性和女性

的数字过度使用倾向性存在差异，且在不同的背景下，

性别对数字过度使用的影响存在差异，如一项针对

16-65岁普通人群的调查中发现，女性智能手机使用

成瘾的严重程度高于男性 [21]；而最近一项针对全球普

通人群的数字成瘾的元分析发现，在儿童、青少年及成

年人群中，男性网络成瘾和游戏成瘾的程度均明显高

于女性 [22]。因此，值得进一步探讨性别对Y世代人群数

字过度使用的影响，并确定其他变量与性别共同作用

的不同组合。

特质错失焦虑是一种人格特质，是个体对错过某

事而产生的普遍恐惧 [23]。丰富的文献证实了错失焦虑

对有问题互联网活动的影响 [24]，一项在职业学校中的

调查发现，特质错失焦虑可以预测用户对互联网活动

控制的减弱 [25]。尤其是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使用

中，错失焦虑与有问题的手机使用行为之间存在纵向

的双向关系，在给定时间点报告较高错失焦虑或有问

题手机使用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下一年报告更高水平

的错失焦虑和有问题手机使用 [26]。

数字素养指用户在数字环境中借助ICT查找、评

估、创建和交流信息的能力，需要技术、认知和社会情感

方面的技能[27]。部分学者认为高数字素养的个体对数字

技术的优势、劣势、能力和局限性有强烈的批判性，从而

高数字素养水平的人能够理性地认识和使用移动数字

设备，且更容易获得幸福感[28]。而大多数研究表明，用

户的数字素养正向促进互联网的过度使用[29]，随着数字

素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网络或移动设备上花费更多的

时间，参与更多的活动，从而倾向于过度使用[30]。

3.2ﾠ 实际数字使用时长与感知数字幸福感应用3.2ﾠ 实际数字使用时长与感知数字幸福感应用
有用性有用性
实际数字使用时长是用户移动数字使用模式的特

征之一，指用户日平均使用移动数字设备的时间。有学

者将数字实际使用时长作为互联网成瘾的测量指标，

认为实际数字使用时间越长，越可能导致用户的数字

过度使用[31]。然而，这种正向影响关系在考虑性别、性

格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时会发生变化，即较长的数字使

用时间不一定会导致数字过度使用[32]，如一项针对儿

童手机成瘾的研究表明，相比低年龄段儿童，高年龄段

儿童虽然手机使用时间更长，但成瘾程度却更低[33]。

数字幸福感应用是帮助用户监管、规范其移动数

字使用，应对人机交互中的负面行为和后果，以获取

数字幸福感的数字产品，包括嵌入移动设备的数字幸

福感功能，如应用使用限时或设置停用时段，以及外

部下载的移动幸福感的应用程序，如forest专注森林、

专注清单等。尽管数字幸福感应用为缓解数字过度使

用而设计，但有用户认为这些程序提供的功能和服务

是无关紧要的，从而导致数字幸福感应用的用户和非

用户之间数字使用情况并无差异 [34]。感知数字幸福感

应用有用性指用户感知到的使用数字幸福感功能或应

用对规范其数字使用的积极效果 [35]，那些感知到数字

幸福感应用使用效果的用户更倾向于利用这些功能和

程序调节移动数字设备的过度使用和个人目标实现之

间的失衡 [36]。

3.3ﾠ社会数字压力与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期望3.3ﾠ社会数字压力与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期望
社会数字压力反映了社会数字环境对人们使用各

种不断发展的在线应用程序或参与社交媒体平台的期

望[37]，包括快速响应沟通的社会压力、对数字技能的社

会期望，以及对在线社交存在的期望三个方面[11]。社会

数字压力是影响数字过度使用的重要社会规范，当用

户感知到决策压力、有责任做出回应等其他人对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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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技术的期望时，更可能产生过度使用的感知[38]。

在整体使用率相对较低且在线功能压力较低的社交环

境中，过度使用不太可能出现。而在数字化日益发展

的今天，社会数字压力会更加明显。

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期望是指在工作领域之外使

用技术的感知压力，这种压力主要通过组织氛围表现

出来，组织氛围决定了组织对员工行为的期望 [39]。智

能手机等信息和通信技术会迫使员工更多地在下班后

执行工作任务，处于电子通信期望下的用户更倾向在

家庭环境中通过数字技术工作 [40]。因此受到高度电子

通信期望的用户更容易感知到数字过度使用。

本文拟以数字幸福感框架为基础探寻上述因素与

数字过度使用行为间潜在的复杂因果关系，以全面揭

示特定于个体、设备和情境的因素是如何结合导致移

动用户数字过度使用的。而fsQCA方法为实现这一目

标提供了可能。

与以估计自变量净效应和对称关系的SEM等传统

定量方法不同，fsQCA利用布尔代数逻辑来检查结果

与自变量的所有二元组合之间的关系，寻求在因果条

件组合与结果之间建立逻辑联系，并以此为依据归纳

总结所有可能组合子集之间的充分性条件，同时该方

法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探索用户在线行为的相关研究

中 [41]。作为用户在线行为类型之一，本研究选择利用

fsQCA方法全面挖掘不同维度主导下导致移动用户数

字过度使用的具体因果组合。图1描述了一个用于移

动数字过度使用行为的组态模型。

图1ﾠ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组态模型
Fig.1 The Configuration Model of Mobile Digital Overuse

移动数字过度使用

性别

特质错失焦虑

数字素养

个人因素

实际数字使用时长

感知有用性
（数字幸福感应用）

设备因素

社会数字压力

非工作时间
电子通信期望

环境因素

组态匹配

4　研究设计

4.1ﾠ数据收集4.1ﾠ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设计并发放在线问卷收集数据。除性

别和实际数字使用时长外，问卷中涉及的测量项目

均改编自成熟量表，均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测量，具

体题项及来源见支撑数据。对实际数字使用时长的测

量参考了已有文献中对移动设备使用时长的描述，将

其设置为连续变量0-16小时 [34,36]。本文目标受访者是

27-42岁的Y世代、有工作经验且使用数字幸福感应用

的移动数字用户，通过问卷星平台的样本服务招募参

与者。样本服务可以根据调研需求精准投放问卷，并

通过测谎题、作答时间等方式筛选问卷，保证数据的有

效性。最终收集到158份符合需求的问卷数据。

在使用QCA分析数据之前，对所有测量项目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测试。如表1所示，所有测量项目

的因子载荷在0.633—0.969间，均超过了0.60的建议

阈值，证明指标具有足够的可靠性和收敛有效性[42]。

为了检验内部一致性，计算了综合信度（CR）和克朗

巴赫α值，其中CR的结果范围为0.805—0.924，克朗

巴赫α则为0.640—0.902，均超过了0.60的建议值[43]。

平均提取方差（AVE）值在0.508—0.931范围内，高于

0.5，从而表明了收敛效度 [42]。区别效度是通过比较每

两个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和每个因子AVE的平方根来检

验的。区别效度结果见表2中的潜变量相关矩阵，相关

系数小于其所在列的AVE平方根，表明本文量表数据

的区别效度理想 [42]。此外，本文通过Harman检验检

查了共同方法方差（CMV）[44]。我们进行了非旋转主

成分因子分析，其中一个因子最大占测量变量协方差

的35.8%，这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CMV。通过方差膨胀

因子（VIF）评估了多重共线性，VIF值均远低于10，从

1.079到4.199不等，表明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多重

共线性 [45]。

4.2ﾠ数据校准4.2ﾠ数据校准
基于fsQCA的分析需要将原始数据校准为0到1

范围内的模糊隶属度值，1表示集合中的完全隶属，

0.5表示交叉点，0表示完全不隶属。本研究参照Liu等

人 [41]校准的操作进行，即量表中的1转换为0，7转换

为1，1到7之间的数值按照2→0.2，3→0.3、4→0.4、

5→0.6、6→0.8赋值。另外，对于性别，按照男性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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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女性赋值为1校准。对于移动数字设备的使用时

长（ 0-16小时）采用百分位分布选择校准的锚点，第

20个百分位（时长<3h）、第50个百分位（时长=5h）和

第80个百分位（时长>9h）分别设为完全不隶属、交叉

点和完全隶属的锚点。

5　数据分析与结果

5.1ﾠNCA必要条件分析5.1ﾠNCA必要条件分析
基于fsQCA的必要性分析可以确定单个的必要条

件，即条件的存在对于结果是必要的，但在使用高于

0.9一致性阈值时，fsQCA常常不能识别必要条件，可

能导致假阴性和第二类错误，在降低一致性阈值时，

可能导致假阳性和第一类错误。使用NCA方法不容易

出现这两类错误，且NCA方法不仅可以确定必要条

件，还可以确定特定水平结果所需要的必要条件的水

平 [46]。因此，本研究利用R中的NCA模块进行必要条

件分析，表3展示了必要性分析结果，包括基于CE和

CR两种估计方法得到的效应量d和P值。当效应量值

大于0.1且置换检验结果显著时，则可判定为必要条

件，基于此标准，数字素养、感知数字幸福感应用有用

性和社会数字压力可判定为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必要

条件。

确认必要条件后，执行瓶颈水平分析，以确定每

个水平结果所需必要条件的最低水平。如表4所示，用

户移动数字过度使用达到0.739时，要求数字素养达

到0.516，感知数字幸福感应用有用性达到0.461，且

社会数字压力达到0.508。

5.2ﾠ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5.2ﾠ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通过fsQCA算法生成真值表，分析移动数字过度

使用的前因组态。根据至少保留75%案例的建议，本

研究将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结果的阈值设置为2，最低

可接受一致性为0.8，不一致性比例（PRI）高于0.7，

最终涵盖144个样本，其结果呈现出4种组态。表5列

出了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中间解决方案的结果，每个

方案的一致性均高于0.75，总体一致性为0.927，覆盖

率为0.888。

（ 1）解决方案S1表明，对于女性来说，尽管他们

不存在特质错失焦虑，且移动设备的平均使用时长小

表1ﾠ信度和收敛效度
Table 1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ce Validity

构念 题项 载荷
系数

Cronbach's 
Alpha（α）

组合信度
（CR） AVE

特质错失焦虑
（O）

O1 0.916 0.895 0.924 0.709

O2 0.929

O3 0.865

O4 0.836

O5 0.716

数字素养
（DL）

DL1 0.690 0.902 0.915 0.508

DL2 0.713

DL3 0.680

DL4 0.670

DL5 0.743

DL6 0.743

DL7 0.728

DL8 0.671

DL9 0.736

DL10 0.748

感知数字幸福
感应用有用性
（PU）

PU1 0.969 0.976 0.982 0.931

PU2 0.956

PU3 0.967

PU4 0.968

非工作时间
电子通信期望
（ECE）

ECE1 0.842 0.840 0.879 0.551

ECE2 0.764

ECE3 0.765

ECE4 0.646

ECE5 0.780

ECE6 0.633

社会数字压力
（SDP）

SDP1 0.813 0.640 0.805 0.580

SDP2 0.737

SDP3 0.731

移动数字
过度使用
（DO）

DO1 0.818 0.704 0.834 0.627

DO2 0.774

DO3 0.782

表2ﾠ区别效度
Table 2 Discriminant Validity

O DL PU ECE SDP DO

O 0.842

DL -0.076 0.713

PU 0.046 0.202 0.965

ECE 0.023 0.412 0.056 0.742

SDP -0.016 0.671 0.162 0.381 0.761

DO 0.321 0.265 0.224 0.271 0.461 0.792

注：O=特质错失焦虑；DL=数字素养；PU=感知数字幸福感应用有用性；ECE=非工作时
间电子通信期望；SDP=社会数字压力；DO=移动数字过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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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ﾠNCA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NCA Necessary Conditions

方法 效应量（d） P值

性别 CE 0.080 0.357

CR 0.040 0.357

特质错失
焦虑

CE 0.016 0.843

CR 0.010 0.857

数字素养 CE 0.127 0.000

CR 0.117 0.001

实际数字
使用时长

CE 0.011 0.664

CR 0.009 0.647

感知数字幸福感
应用有用性

CE 0.166 0.026

CR 0.156 0.015

社会数字
压力

CE 0.184 0.000

CR 0.154 0.000

非工作时间电子
通信期望

CE 0.107 0.552

CR 0.089 0.494

于3小时，数字素养和社会数字压力的存在导致他们

仍然感知到移动数字过度使用。

（ 2）解决方案S2表明，导致男性感知移动数字过

度使用的核心条件是特质错失焦虑。即使平均每天使

用移动数字设备的时间小于3小时，且感知到了移动

幸福感设备的有用性，但特质错失焦虑、高水平数字素

养和社会数字压力仍然导致了高水平的感知移动数字

过度使用。

（ 3）解决方案S3表明，无论男性女性，即使用户

不存在特质错失焦虑，并感知到了数字幸福感应用的

有用性，移动数字设备的实际使用时长、数字素养、社

会数字压力的存在导致了过度使用，其中，移动数字

设备的使用时长大于5小时是核心条件。

（ 4）解决方案S4表明，对任何性别、具有较高数

字素养的用户来说，无论是否存在特质错失焦虑，无

论移动数字设备的实际使用时长是否超过3小时，感

知数字幸福感应用有用性、社会数字压力、非工作时间

电子通信期望的存在会导致移动数字过度使用，其中，

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期望是核心条件。

6　讨论

本研究基于数字幸福感动态结构，采用组态分析

方法研究Y世代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结果为移动用户数字过度使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所有的组态配置结果均发生在数字素养较高的人

群中，数字素养是导致Y世代用户移动数字过度使用

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数字素养

的提高可能与智能手机使用量的增加有关 [29]。一项基

于数字素养框架的调查发现，虽然高数字素养的青少

年比低数字素养的青少年有更多获得互联网好处的机

会，但他们也更有可能面临成瘾的风险，而且在考虑

人口统计学特征、心理特征等其他因素时，数字素养与

过度使用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29]。本节根据组

态分析结果提出了四个导致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Y世

代用户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命题。

6.1ﾠ个人稳定特质主导的移动数字过度使用6.1ﾠ个人稳定特质主导的移动数字过度使用
数字过度使用是一种性别化的行为感知。最近一

项关于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的元分析指出，性别是预

表4ﾠNCA方法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Bottleneck Level Analysis of NCA Method

数字过度
使用

数字
素养

感知数字幸福感
应用有用性

社会数字
压力

0.130 NN NN NN

0.217 NN NN NN

0.304 NN NN NN

0.391 NN NN NN

0.478 NN NN NN

0.565 NN NN NN

0.652 NN NN 0.405

0.739 0.516 0.461 0.508

0.826 0.610 0.603 0.612

0.913 0.704 0.745 0.715

1 0.797 0.887 0.818

注：计算方法为 CE方法，表格中值为模糊集隶属实际值（ Actual Value），非百分位；
NN=不必要。

测过度互联网使用严重程度最常见因素之一 [33]。本研

究分别确定了一种导致女性数字过度使用配置（S1）

和一种导致男性数字过度使用的配置（S2）。在针对男

性的配置中，特质错失焦虑作为核心条件。关于错失

焦虑与数字过度使用行为的研究发现，错失焦虑是用

户数字过度使用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因素 [47]，且与女性

相比，男性的错失焦虑水平和数字过度使用行为之间

的相关性更高 [48]；而对女性来说，即使没有特质错失

焦虑，高社会数字压力将导致数字过度使用。基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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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ﾠ用户数字过度使用的真值表分析结果组态
Table 5 Configuration Results of the Truth Table Analysis for Mobile 
Digital Overuse

因果条件 S1 S2 S3 S4

个体特质 性别 ● ⊕
特质错失焦虑 ⊕ ● ⊕
数字素养 ● ● ● ●

设备因素 实际数字使用时长 ⊕ ⊕ ●

感知数字幸福感应用
有用性

● ● ●

环境因素 社会数字压力 ● ● ● ●

非工作时间电子
通信期望 ⊕ ●

原始覆盖度 0.839 0.484 0.217 0.136

净覆盖度 0.249 0.028 0.014 0.005

一致性 0.932 0.959 0.975 0.992

解覆盖度 0.888

解一致性 0.927

注：①●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 ⊕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 ⊕表示核心条件，●或
⊕表示边缘条件。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②根据4.2的变量校准规则，对于
性别（男性赋值为0，表示完全不隶属；女性赋值为1,表示完全隶属）：结果中●或●表
示女性，⊕或 ⊕表示男性。对于实际数字使用时长（<3h、=5h、>9h分别表示完全不隶
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结果中●或●表示大于5h，⊕或 ⊕表示小于3h。

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Y世代在移动数字使用过程中，相比男性，

女性更容易产生数字过度使用；而在男性中，高水平

特质错失焦虑人群更容易产生数字过度使用。

6.2ﾠ实际使用时长主导的移动数字过度使用6.2ﾠ实际使用时长主导的移动数字过度使用
用户实际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与数字过度使用之

间关系存在争论。部分学者认为了智能手机的实际使

用时长与有问题的手机使用行为之间呈正相关 [31]。然

而，有学者反对了这种关系，在一项针对中年人有问

题的短视频使用的研究中发现，较长使用时间不一定

会导致有问题的短视频使用 [32]。S3方案确认了实际使

用时长作为充分条件对数字过度使用的核心作用。而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实际使用时长的效用在高特

质错失焦虑水平的男性人群中失效了，即使实际使用

时长小于3小时，仍然可能导致了特质错失焦虑男性

数字过度使用（S3），这与精神病理学上认为的经历

抑郁、焦虑、孤独和低自尊等精神病理的个体很容易对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上瘾 [49]的结论一致。基于

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实际使用时长是Y世代用户移动数字过度

使用的充分条件。无论什么性别，当实际使用数字设

备时间超过5小时时会导致用户的数字过度使用；而

当Y世代用户的特质错失焦虑水平较高时，即使实际

使用移动数字设备的时间小于3小时，仍会导致数字

过度使用。

6.3ﾠ环境压力主导的移动数字过度使用6.3ﾠ环境压力主导的移动数字过度使用
移动数字技术嵌入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人们期望他

人使用并遵守移动数字技术 [50]。Y世代用户被期望以

数字方式运作和管理日常的工作生活，数字压倒性的

渗透可能给用户带来社会数字压力的风险。这种来自

社会的快速响应需求导致用户更高的数字连接频率，

并可能依赖于数字技术。相关研究证实了社会数字压

力导致数字成瘾行为的可能性 [11]。本研究中确定的4

种配置均表明了社会数字压力对用户数字过度使用的

充分必要性，表明过载数字环境中的响应压力在导致

用户数字过度使用的基础作用。

当用户定位在职场角色时，数字压力会被具体和

放大。移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员工能够随时随地与工

作保持联系，导致工作角色和其他角色之间边界变得

模糊。来自组织领导和同事对下班后保持联系和工作

可用性等非工作时间的电子通信期望加剧了工作领域

和非工作领域之间的可渗透性，意味着员工离开工作

场所后也必须通过移动数字设备对工作问题快速反

应 [51]，随时随地保持在线工作的期望使数字用户无论

实际数字使用的时长如何，即使用户尝试使用了数字

幸福感程序，并认为其对工作效率提高产生作用，非

工作时间的电子通信期望仍然会导致其数字过度使用

（S4）。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在数字环境中，社会数字压力是导致Y世

代用户数字过度使用的充分必要条件；当Y世代用户

成为职场员工时，尽管社会数字压力的影响力仍然存

在，但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期望成为导致其数字过度

使用的核心因素。

6.4ﾠ失效的数字幸福感应用6.4ﾠ失效的数字幸福感应用
数字幸福感功能旨在平衡数字设备有问题的使用

问题，尽管有学者认为，与不使用监控和限制使用智

能手机相关应用程序的年轻人相比，使用这类应用程

序的用户表现出更低水平的有问题的使用感知和更高

的幸福感 [36]。然而，有调查否认了数字幸福感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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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干预效果，在Facebook的6种数字幸福感功能中，

只有通知设置和取消关注两种功能与降低社交媒体使

用风险相关，而其他功能对遏制用户情绪和幸福感的

影响有限 [52]。最近一项关于数字幸福感功能干预是否

有效改善使用时间、使用表现、自我控制、健康和福祉

或社会关系等结果的元分析确认了这种矛盾结果的存

在，并指出可能的调节变量，如性别或使用频率及其

他数字使用的触发因素可能对干预效果产生影响 [53]。

本研究确认的配置结果发现（S2、S3、S4），即使用户

感知到数字幸福感功能的有用性，但在特质错失焦虑、

实际使用时长、非工作时间的电子通信期望等其他因

素的作用下，移动数字过度使用仍然存在。基于此，本

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4：在考虑用户特质、环境压力、实际使用时

长时，数字幸福感应用对Y世代过度使用的缓解效果

是消极的。

7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数字幸福感框架，结合NCA和fsQCA方

法，从个体、设备和环境维度对Y世代用户数字过度使

用的前因条件进行组态分析，发现了数字素养、感知数

字幸福感应用有用性及社会数字压力三个必要条件，

形成了导致数字过度使用的四个组态方案。

7.1ﾠ研究贡献7.1ﾠ研究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可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区别

于以往从临床成瘾视角探索数字过度使用行为的研

究，本研究将数字过度使用作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进行

探索，从而改善了以往在成瘾框架中寻求一般用户数

字使用行为规律而造成的结果误差。其次，本研究关

注了特定于个体、设备和环境维度因素的相互影响及

动态匹配，研究结果揭示个体、设备和情境多层面因素

对数字过度使用的联动机制，扩展了以往将数字过度

使用前因相互孤立的研究。第三，本研究结合NCA必

要条件方法和QCA组态分析，将Y世代数字过度使用

形成的必要性条件进行更细粒度的分析，证实了各因

素与用户数字过度使用之间的非对称关系，丰富了以

往侧重于探索前因与数字过度使用之间对称关系的文

献，深化了对数字过度使用产生机理的认识。

本文的实践启示可总结为两个方面。首先，研究

结果表明数字过度使用在一般用户中广泛存在，以及

数字幸福感应用对用户数字过度使用是无效的。传统

的数字产品以有说服力的设计来吸引用户，并取得了

富有成效的结果，但这些产品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到

用户的数字福祉及其可能带来的生产力下降等特定于

业务的后果和数字不平等等社会后果，因此本文建议，

服务商应当兼顾效益和用户福祉，向更有意义的人机

交互设计迈进。尽管市场上已有诸如青少年模式等数

字幸福感产品尝试平衡数字交互的利弊，但大多基于

限制实际使用时间或数字排毒类产品对数字过度使用

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54]，因此我们建议关注用户

如何调节和定制数字技术与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加

入社会监督[55]、情境感知[56]、社会意识[57]等特征来减少

用户的不合理使用，以设计除限制使用之外的数字幸

福感功能，如在小组协作中，通过将解锁手机的权限

授权给群组成员，利用主观规范来减少可能的过度使

用。其次，组织应警惕Y世代员工数字过度使用现象。

组织对员工非工作时间的工作期望要求用户迅速响应，

这可能导致用户过度使用，从而降低工作中的绩效。最

后，基于本研究结果，在Y世代人群中，所有的数字过

度使用均发生在有较高数字素养的用户中，这在一定

程度上证实了学者们关于数字过度使用行为可能成为

了一种区别于数字贫困的新型数字不平等的言论 [11,58]。

这种数字不平等受到社会数字压力的重要影响，政府

相关人员重视这种新型的不平等，加强公共数字技术

治理，引导群众适度有意义的数字技术使用。

7.2ﾠ不足与展望7.2ﾠ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待未来进一步探讨。第一，在

样本选择上，仅考虑了Y世代人群，且在样本分布上存

在不足，未来可探索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人群数字过

度使用的差异。其次，本研究对个体、设备和环境三个

维度的有限因素进行了探索，尽管讨论了数字过度使

用前因的组合作用方案，但其他潜在的因素可能被忽

略了，应该在未来研究中调查。此外，未区分数字过度

使用的具体场景及可能的干预方案，未来的研究可以

探索不同场景下用户行为的差异和相关数字产品的干

预效果，这可能会发现数字过度使用新的影响机理，

并为服务商提供产品设计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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